  永恆的朝聖    闵惠芬
    1927年，一位民族音乐的伟人如是说:「音乐对于人类有绝大的功用，这是无论什么人都不能不承认的。我国近来最没有长进的学问要算音乐了，虽然现在也有人在那里学着西人弹琴唱歌，大多还是贵族式的（可还只是少数人弄的玩意）。要说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这真是一件万分遥远的事。而且一国的文化，也断然不是抄袭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已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出进步这两个字。」
    我终身拉二胡，终身沿着这位伟人「打出」的这条「新路」走，这位伟人就是刘天华！
    强大的寒流，意外地于1999年冬至前裹挟着刺骨的西北风席卷了申城。然而1999年12月18日夜，上海音乐学院大礼堂里却座无虚席。音乐家们、孩子们、不从事音乐事业的各年龄层次的人们，无不神情肃穆，凝神端坐，聆听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二胡演奏会:《纪念现代民族音乐学派奠基人刘天华先生诞辰105周年——刘天华先生二胡作品音乐会》。刘天华先生的十首作品，按创作年序由十位青年二胡演奏家和一位琴童分担演奏。为体现刘天华先生的遗愿，展示民族音乐在新中国诞生后的「新路」和「进步」，又请这十一位年轻的演奏家们各演奏一首现代新作品。他们有的选择全新的作品，有的选择推陈出新、根据传统经典改编的作品，亦有选择将西方名作移植到二胡上演奏，正是各显神通，大展风采。

    为保证整个音乐会的庄严气氛，规定一律不献花；为显示在民族音乐巨人刘天华先生面前音乐家们的一律平等，只以艺术的唯一标尺来衡量、认识一代新人，规定不排名次。演出的气氛略显紧张，因为人人明白这场不是比赛的二胡演奏会，却会在二胡领域内广为议论并留下口碑，谁有真实力，谁是徒有虚名，都将接受真正公正的检阅。

    为使这场音乐会达到预期效果，策划者——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二胡教授王永德先生和十一位顾问先生们多次讨论，庄严决定举办这样一场颇具规模的音乐会，我们把这场音乐会看作20世纪末的朝圣。

    我的光荣职责是当好这场音乐会的主持人。为全面准确介绍刘天华先生，我查寻了各种资料，最后确定选用民族音乐理论家肖兴华先生写的十首刘天华二胡作品的解说词作为我的报幕词。此举颇受称赞，认为简明扼要，并具史料意义，其实这是肖先生的功劳。

    音乐会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门缝里若隐若现传出的二胡声激发着我阵阵思潮……

    这十首刘天华创作的二胡曲凝聚着「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对民族前途的思考:人生何适?中国向何处去?琴音映照出他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蕴含着唤起民众觉醒的力量。

    是刘天华先生第一个把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推上高等艺术殿堂，引进高等学府，创立民族音乐学派；是刘天华先生第一个在北京的北京饭店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音乐会上用民族乐器做独奏形式的演奏。

    一位名叫雷兴(Ferdinand Lessing)的德国人在纪念刘天华先生的一文中真实地记载下当时演奏的情景:「别离的涕泣，步伐的节奏和兵刀的响声，思慕的微叹，病人的呻吟，幽林里的鸟鸣，这都是时而借琵琶，时而借二胡传达出来的乐声的内容，这样的乐声，在什么地方我们曾领略过与之相类似的呢?这竟然是可能的么?这一种简单的，对于我们西方人的听觉声往往过于尖锐的乐器，这一种拉据式引送的动作在那一位立于我们眼前台上，穿着颇觉有点异致的小礼服，而纯朴诚实的一个人的手腕能如此名贵地发出响声么?能如此有了灵魂的鸣吟么?所以当他演奏一毕，顿时鼓掌声怒涛似地起于他的四周。」
    想想吧!那是1930年冬，七十年前之冬，刘天华先生单枪匹马、孤军奋战，那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胆略!他手中的二胡琵琶，「地本庸微」，经他的演奏，「乃登上品」，「欧西人士有聆天华乐者，叹日:『微此君，将不知道中国之有乐!』」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即:如果不是听了这位先生的演奏，真不知中国的音乐是如此之好呀!

    想想吧!那时，哪有我们现在这样浩大的民族音乐阵营，哪有国家弘扬民族文化的大力提倡。在刘天华——这位民族音乐之圣人面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怨天尤人，所谓不「景气」，只应引以自省，所谓「全民族文化素质下降」，更是「匹夫有责」!其实，我们不应气馁，十年动乱毁坏的音乐园地正复苏繁荣，文化大滑坡现已得以纠正调整，文化艺术素质教育在全民族蓬勃展开。从民族音乐阵营看，专业、业余民族音乐工作者齐努力，大力作着推广和普及工作，民族乐器走进千千万万「一般民众」家，刘天华先生担心的「万分渺远」的事正在逐步改变，已不「万分渺远」。在创作道路上，民族音乐家们「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这是一条民族音乐的革新之路。

    纵观民族音乐阵营，解放五十年来，民族乐队从原先演奏色彩的丰富、品种形式的繁多的民族民间音乐，经充实与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交响化的规模宏大的乐团的形式，一些规模宏大或特殊组合的作品已展示在世人面前。

    我想:我们可以以此告慰刘天华先生，在您打出的新路上我辈继续在「打」，而且要世世代代「打」。您的杰作《良宵》、《光明行》等已走进千万寻常百姓家，并与当今时代的《赛马》、《二泉映月》、《长城随想》……已传遍海角天涯。
